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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新闻
为了生存，为了明天，一群蓑羽鹤振翅高

飞，逆势而上，冲击地球之巅。它们亢奋的叫喊
声，在喜马拉雅山群峰之间激荡回旋。

每年春天，这种候鸟都要从印度次大陆返
回中国北方的繁衍地。

气流、天敌、折羽而亡，都无法阻断攀升前
行的向往。它们挑战艰险，穿越极限，飞越珠穆
朗玛峰，飞越九曲黄河，飞越万里长城，重返生
命的起点。

在这里，在三北——西北、华北、东北，有
一群人，如同这些悲壮的蓑羽鹤，为了生存，为
了明天，艰难向上，奋力前行。漫漫 35 年征程，
他们构筑着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人工生态林带
——中国三北防护林。

这条绿色长城跨越三北，与古老长城共同
挽起了这片土地的历史和未来，见证着中华民
族的苦难、忧患、奋斗与梦想。

英雄史诗

满斟烈酒的七只土瓷大碗，高举在七双粗
糙大手中，七张古铜色的脸凝如泥塑。

黄沙扑面，白日惨淡。
“死也要死在沙窝里！”头扎白羊肚毛巾的壮

汉一声大吼——“这事干成，就没白活这一遭！”
酒碗相撞，一饮而尽。
空碗摔在脚下，碎片八瓣。
30 年前那个春寒料峭的黎明，外号“石灰

锤”的陕西定边农民石光银做梦都没有想到，自
己成了全国联户承包治沙先行者。七勇士大战
毛乌素沙地，就此开创一段石破天惊的历史。

三北，中华文化重要发源地。史前遗址、万
里长城、丝绸之路⋯⋯千百年来，我们的先祖
在 这 里 繁 衍 生 息 ，创 造 了 辉 煌 历 史 和 灿 烂
文明。

然而，放眼 20 世纪 70 年代之前的中国版
图，横贯北方万里疆土的，是漫漫黄沙、沟壑纵
横、断壁残垣。风沙肆虐、水土流失，沙漠化土
地面积以每年 15.6万公顷的速度扩张。

1978 年 11 月，几乎与改革开放同时，党中
央、国务院作出一个彪炳史册的重大决策——
在我国四大沙地、八大沙漠南缘及黄土高原建
设大型防护林。

为了承包 3500 亩沙地种树，石光银卖骡
子卖羊。当时，所有人都认为他脑袋被驴踢了。
这里黄沙一片，哪见长过一棵树？

树真的种活了！在乡亲们惊异的目光中，
石光银大手一挥，把招贤榜贴到乡政府门口：
要想栽树你就来，我出树苗你来栽！

“七勇士”壮大到 127 户，浩浩荡荡开进
“狼窝沙”。

结果是铩羽而归。
新承包的这 5.8 万亩沙地，像它的名字一

样险恶。
一年失利，来年再战。三战“狼窝沙”，终于

大获全胜。
那天，英雄们喝光了方圆 20 里内的苞谷

酒。3 斤酒下肚，石光银翻身骑上枣红骡子，到
地里撒草籽。刚撒了几把，便醉倒在骡背上。

那骡子走 30 多里路回家，脑袋顶开房门，
卧下，把石光银轻轻放到地上。

骡子活了 25 岁，2004 年殁了，石光银把老
伙计埋在已然满目青葱的“狼窝沙”，祭上两瓶
烧酒，大哭一场⋯⋯

漫长的三北工程线上，英雄与大树并肩
而立。

陕西靖边农民牛玉琴把一根木杆往沙丘
上一插，杆头系块绿头巾，用羊粪蛋计数，跨大
步量出自家承包的 1 万亩荒沙：“治不了沙，我
就死在沙里！”

一只三条腿的母羊和刚产下的羊羔——
内蒙古乌审旗农家女殷玉珍咬牙卖了她的全
部财产，换回 200多棵树苗⋯⋯

为了生存，为了子孙，一代造林人殊死奋
战，在三北大地谱写了一部叱咤风云、感天动
地的英雄史诗。

位于三北工程线东部的黑龙江拜泉，曾是
全国出名的贫困县。二十多年前，这里的水土
流失触目惊心。照这样下去，200 年后，拜泉将
无地可耕。

时任县长的王树清像一位将军，排兵布阵，
给全县 3600 平方公里土地划上网格，带领 56
万大军奋战在绿化战场。一天下午上工，谁也找
不到王县长。饲养员发现，他在马槽里睡着了。

王树清带领大伙儿发展生态农业，将拜泉
打造成全国平原地区第一个百万亩人工林县。

王树清说，是改革春风，吹绿了拜泉。
石光银感慨，没有联产承包，就没有我“石

灰锤”的今天。
张生英说，没有体制改革，哈巴湖畔仍是

一片荒漠。
在宁夏哈巴湖林场，张生英坚定地推动改

革。实行责任制，打破“大锅饭”，让上千名职工
吃饱了肚子，也让昔日沙丘一片湖光山色。

石占军，石光银的独子，2008 年在运树苗
途中车祸遇难。

那天是植树节。
石光银遭到了一生中最大的打击。这条铮

铮铁汉，走路都得两人扶。
在石光银治沙展览馆，我们看到石占军的

遗照，大个子，一表人才。
“想他吗？”我们轻声问。
“想——”
石光银虽然还笑着，但笑容刹那间凝固

了，话语中透着无限凄楚和悲凉。
当年石占军栽下的树，如今已成广袤林

带，郁郁葱葱，随风起伏。
石占军就葬在这里。
石光银常到儿子坟前坐一坐，点支烟，说说

话。
奋斗二十多年，石光银领导着一个规模庞

大的治沙集团，在毛乌素沙地南缘营造了一条
百余公里长的绿色屏障。

这是一个改革大潮奔涌的时代，这是一个
造林英雄辈出的时代。

三北工程累计完成造林保存面积 2647 万
公顷，这些树按株距 3米排成单行，可绕地球赤
道 2300圈。

山河巨变，绿荫遍野，三北人构筑了一座
当代中国的生态长城，实现了由“沙进人退”向

“人进沙退”的历史性转折。
1989年，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为三北

工程题下四个大字：绿色长城。

壮士悲歌

一棵重生的树，一棵远古的树，一棵孤独
的树——我们的故事，就从这三棵树讲起。

宁夏盐池，有一片自古叫做“一棵树”的沙
窝子。当白春兰 33 年前举家迁来时，那棵不知
年岁、四人合抱的老榆树已被砍掉。风沙依旧
茫茫，夫妇俩在原址种下了他们的第一棵树，
一棵矮小而坚硬的榆树。

要种粮，先治沙。挖个浅坑把三岁女儿往
里一放，白春兰和丈夫冒贤沿着沙丘种树，娃
娃烫了一屁股泡也顾不上。第四年，苗苗终于
长成小树，树旁的三亩地居然也打出了四麻袋
小麦。

这可是能磨出白面的麦子啊！夫妇俩喜笑
颜开，赶着驴车把麦子运回家。

第二棵是来自远古的杉树——
2003 年夏天，造林人在陕西神木挖沙时

发现了它，树皮已腐烂、枝条已枯萎，20多米高
的树干，却依然保持直立的姿态！

人们难以推断它的生命起点，可是能想象
出昔日的惨烈：风沙呼啸，林树一棵棵倒下，唯
独这棵杉树以站着死去的方式，封存下了沙漠
前的绿色记忆。

而今，这一幕再现于宁蒙交界的荒滩上。退
休工人邱建成的 11万棵树几近死光，五六米高
的枯树仿佛一双双悲愤的大手，伸向天空。

种树二十多年，邱建成挑坏十来根扁担、五
六十只水桶，还断了一根手指。

从 2007 年起，他的树就开始成片成片枯
死。林子里从前一锹就能掘出水的地方，现在
挖六七米深也不见水。他说，是周边新建的工
业园抽干了地下水。

邱建成潸然泪下，仰天呼啸。
——谁能救活我的树？谁能救活我的树？
行走三北，这样苍凉的壮士悲歌，一次又

一次激起我们心中的波澜。
在宁夏灵武农民顾芸香心里，自己不知死

了多少次。
治沙，治沙，不断的投入耗光了原本丰厚

的家底，作为全家唯一收入来源的 100 多只羊
又一夜之间中毒死亡。头羊挺着不肯死去，一
直到她回来，不舍地在主人腿上蹭了两下，才
闭上眼睛。

追债的人来了，她躲进林子，躺在那些一
天不见就挂念、却又让自己一贫如洗的树下，
一遍又一遍地问自己：“我为什么要种树？”

——“我为什么要种树？”三北大地的造林
人，也许都问过自己同样的问题。

后悔吗？面对我们的问题，此时已是一败
涂地的顾芸香摇了摇头：“我不放弃，我没有别
的选择。”

她嘴角微撇，眼睛斜望远方，目光里透着
难以言说的悲伤与坚毅。一滴晶莹的泪水，挂
在了她饱经风霜的脸颊上，一直没有落下。

就是这个女人，她最好的年华都伴随治沙
而去了。而今，所剩的只有无钱医治的胃出血，
还有那无尽的苦涩泪水。

第三棵是孤独伫立、却与守护者血脉相连
的树——

在新疆库车的极旱荒原上，千年石像无嗔
无喜，目睹着大千世界的变迁，也目睹了石窟
守护员热合曼·阿木提 20 年间栽下的几百棵
树渐渐死去。

几个月前，因为一项工程，仅存两棵树中
的一棵也不得不挖除。

钢铲落下那一刻，他紧闭双眼，听到树根
“咔嚓”“咔嚓”在折碎。一阵剧痛晕眩，他感到
自己的血管被切断了。

热合曼只能守护着仅存的那棵树。枝条已
经有些枯黄，不知道它是否能活过即将到来的
冬天。

牵动我们目光的这三棵树，不同命运、饱经
沧桑的三棵树，如果在同一时空、在大漠长风中
牵引共舞，它们会吟出一曲怎样的悲怆之歌？

白春兰和她的同行者们染绿大漠的长歌，
远比这苍凉得多、沉重得多。

1980 年至今，白春兰每年春天都种树，从
不间断。

只有一年，沙地已经开冻，干旱的大西北
罕见地接连落了好几场雨，白春兰还把自己关
在屋里，从早到晚地哭。

10 年前丈夫病逝，让她失去了坚实的依
靠。而这一次，跟随自己种树多年的大儿子猝
然离世，彻底击倒了白春兰。

“妈，我进城了！”听到儿子的道别，正在屋
里忙活的白春兰头也没顾上回。她记得，那是
个结了白茫茫一层霜的早上。

几个小时后，儿子去了，任凭母亲用尽气力
摇他的身子，却再也不会醒来。

“我都没有看一眼他的背影，就是看一眼，
也好哇⋯⋯”心里装得下风沙大漠的白春兰，
至今，无法装下少了那一瞥的悔恨。

如果不种树，丈夫和儿子是不是不会这么
早离开？

在有月亮的晚上，在没月亮的晚上，她独

自坐在家门口，静静地看着远方黝黑的树林，
看着林间星星点点的萤火，问自己这个永远无
解的问题，一次次，一遍遍。

英 雄 在 世 ，充 满 传 奇 ；英 雄 谢 世 ，宛 如
悲歌。

甘肃古浪种树老汉张润元接二连三地失
去伙伴。联手治沙二十多年的“古浪六老汉”，
如今已走了三人，三座坟茔都面朝生前种了半
辈子树的“八步沙”。他心中的最后归宿，也是
朝着那个方向。那是他永久的眷恋。

山西吉县造林队失去了一位带头人。吉县
林业局长郭天才倒在他视如生命的山林下，全
城百姓自发送葬，十里长街白花如雪。

辽宁固沙所首任所长刘斌临终前最大的
遗愿，是让他永久地看护试验林地。如今，他的
墓地，静静地坐落在那片万亩林间⋯⋯

那一处处曾经拒绝生命的荒原上，造林人
的印迹，化为抹不去的生命标记。

造林人总有一种不可折断的坚韧。面对死
去的树，已经 75 岁、满头白发的邱建成，一只
脚跺得尘土飞扬：“总有一天，我要把树重新种
起来！”

热合曼又拎起小桶，迎着风沙走向他那棵
孤独的树：“还有一口气，我就不让你死掉。”

儿子去世后的第二个春天，比树更孤独的
白春兰又站了起来，扛上铁锹，走向沙地⋯⋯

生命色彩

满树紫红的小花，在宁夏白芨滩林场最高
处绽放，迎风狂舞。

从黄沙穿行而来，我们的眼睛顿时被这娇
艳的色彩点亮。

这种灌木学名花棒，林场场长王有德却称
它为“沙漠姑娘”。不仅如此，每种植物在他嘴
里都有昵称。杨柴，叫“沙漠小丫头”；樟子松，
叫“美人松”。

怎么都是女孩？我们好奇了。
七尺男儿脸“腾”地一下红了，少女般羞

涩，搓着手，嘿嘿笑。
忽然，远处传来一首深沉的歌——

“放牧银河，放牧山林，
心海里澎湃爱恋的激情。
草原，草原，我的情人⋯⋯”
驻足聆听，猛然间，我们读懂了王有德脸

上的沉醉——草原，我的情人。
荒 芜 贫 瘠 之 地 ，心 灵 之 花 盛 开 得 如 此

绚丽。
造林人将生命色彩带给大地，他们的人生

也变得斑斓夺目。
一件大红上衣，一条油黑辫子，一辆大越

野车——殷玉珍就像一团火，从沙漠深处一路
燃烧到我们面前。

这个当年穷得卖羊羔换树苗的农家女，指
点着自己的 6 万亩林场，指点着正在兴建的沙
漠生态园旅游区，神采飞扬，顾盼生辉。

如今，她生活富足，在国内外多次获奖。就
在我们写作此稿时，还领取了一个国际奖项。
评语这样称赞她——

“勇气、耐心、坚持的光辉典范，一位令人
尊敬的沙漠绿化专家。”

当年挣扎求生的大漠农民，如今许多已经
蜚声遐迩。石光银、王有德是“全国治沙英雄”；
牛玉琴则以 86 个国内外奖项，成为全国获奖
最多的女性。

似乎每一片丛林，都蕴藏着童话与魔力。
黄昏时分，白春兰带我们走进她的树林。
在那条野花烂漫的林间小道上，她时而停

下来，这儿指一下，那儿指一下，这是什么花，
那是什么花，一边笑着，一边蹦蹦跳跳向前走。

此刻，金色的余晖映透了林梢，把一片
诗意般的祥和抖落在莽原之上，抖落在白春
兰的发梢和肩上。望着她的背影，我们宛如
走进童话般的境地，不禁怦然心动：是什么
魔力，让这 60 多岁的老人青春重现，宛若十
几岁的少女？

这个两次失去亲人而满心凄苦的女人，在
亲手栽下的草木之间找回了自己逝去的青春。
只有在这里，她的心灵才能够如此自由地徜
徉，她的生命才迸发出如此神奇的色彩。

生命的色彩，让孤独者感受温暖，让悲哀
者获得慰藉，让伤痛者重获生机，让艰难者看
到希望。

1980 年，宁夏彭阳青年农民李志远双腿
骨折。在炕上一躺两年，他越想越不甘心：不能
就这样等死，得活出个人样。

几近瘫痪的他作出一个匪夷所思的决定
——种树。

他只能爬，爬到山坡上去，铁锹、锄头用绳
子挂在脖子上。母亲来送午饭，见儿子跪在地
上挖树坑，把土一点一点抠出来。母亲老泪
纵横。

瘫痪 10 年，日复一日，他跟黄土较劲，跟
自己较劲。

一天，照常干了些活儿，忽然心有所感，仿
佛一件前所未有的事在等着他。他扶住一棵杏
树，试着起身，疼痛钻心，双腿颤抖，大汗淋漓。
他居然重新站立在大地上了！

又过 10年，连拐杖也扔了。
我们前去采访，他居然骑着摩托来村口迎

接。一件不合身却整洁的西装，白白的衬衫，满眼
自信的光彩。这个曾经爬行在苦难中的人，如今
迎风而立，犹如黄土高坡上一棵挺拔的青松。

饱蘸生命的颜料，造林人一笔一画勾勒出
人生的画图。万千动人的色块，拼成了一幅恢

宏的历史画卷。
采访中，王有德带我们登上高坡，看他亲

手绘就的“画卷”：一条仿古长城，为的是激励
后人；一条绿色长城，护卫着古老的黄河。此
刻，他豪情溢于言表：“二十多年来，我就干了
两件事：让沙丘绿起来，让职工富起来。”

我们连问王有德三个问题——
假如林地一夜被毁，你怎么办？
假如年轻 30岁，你想干什么？
假如更高的职位摆在面前，你怎样选择？
三个“假如”，同一个回答——继续治沙！
远处，古长城逶迤而过。
人生是短暂的，雄伟的长城会衰败，丛丛

绿树会凋零——不朽的，是造林人生命价值绽
放出的夺目光彩。

大漠逐梦

眼前这个女人，就是一个传奇。
一个再普通不过的西北女人，一个堪比豪

杰的巾帼英雄。
夕阳西下，点点金光在青翠的枝叶间跳

跃。64 岁的牛玉琴微笑着，身后白里透红的蜜
桃挂满枝头，拖曳在地。一侧屋中，老母亲正绣
着布老虎枕头⋯⋯

我们问：奋斗几十年，日子好了，荒漠绿
了，你早年的梦想实现了，还有更大的梦想吗？

牛玉琴把头抬了起来，眼睛在夕照中熠熠
生辉：“我想回到当年，一个人，站在沙漠上。”

半生坎坷，终成正果，渴望的却是重返人
生的起点，依然在灵魂深处召唤着壮烈和孤
寂。这是怎样的女人？

蓑羽鹤——我们联想起在哈巴湖见过的
蓑羽鹤。

即便他乡水丰草美，仍然向往故园。纵然
冻死累死，纵然魂逝风暴，纵然命丧雕口，也要
向北方飞越。每一次悲壮的飞越，都可能是它
们在天空中划出的最后一道弧线，但这一切都
无法阻挡飞翔——飞翔，向着生命的起点。这，
就是蓑羽鹤。

奋力拼搏，从不止步，超越极限，又重返人
生的起点——这，就是牛玉琴。

在牛玉琴的诉说中，我们一步步走进她的
内心世界——

1985 年，她和丈夫张加旺承包了万亩荒
沙。每天天不亮，全家男女老少一起出动。架子
车拉着树苗，两道车辙，几行脚印，伸向再也不
用借锅借米的梦中好光景。

一次，突发阑尾炎，到医院做手术，牛玉琴
伤口没长好就跑回来种树。

没工夫去医院拆线，她抄起一把剪树枝的
剪刀，撩起衣襟，“咔嚓”一剪子下去，一咬牙，
带着血丝的线从肉里抽了出来。

她没料到，还有更痛的痛在等着她。
加 旺 病 了 —— 骨 癌 。她 独 自 挑 起 全 家

担子。
安葬好丈夫第二天，她就带着造林队开进

了沙漠。
那几年，牛玉琴人财两空，倒霉透顶，几乎

山穷水尽。
卖！她卖口粮、卖水缸、卖皮袄、卖棺材，家

里所有能卖的东西，全都卖了，换钱买树苗。
不知多少人劝她改嫁，把林子卖了，过几

天好日子。牛玉琴就一句话：“树，我不能卖；
人，我不改嫁。”

她腰上挂着一只小小的铜铃铛，那是结婚
前加旺送她的定情信物，已戴了 48 年。铃铛摇
曳着她和丈夫共同的富裕梦。为了这个梦，再
累，再苦，她不放弃。

年复一年，牛玉琴种树出了名，还作为改
造人类生态环境杰出代表登上了联合国讲坛。

三北逐梦人共同的秉性——心气高，脾气
倔，韧劲足。

另一位逐梦人殷玉珍，就住在牛玉琴家 6
公里外。

当初，殷玉珍嫁进沙漠，40 天后才看见一
个外人，兴奋得挥手大叫，结果把人家吓跑了。

少女时代对爱情和生活玫瑰色的憧憬，破
碎为一片黄沙。她暗下狠劲：“宁肯种树累死，
不叫沙子欺负死！”

栽树累得早产。狂风怒号，黄沙扑面，她靠
墙根站着，长辫子咬在嘴里，一使劲，孩子掉落
在沙子上。她剪断脐带，一拍屁股，孩子“哇”的
一声哭了出来。“儿啊，你命大，像娘。”

又一个背树苗进沙窝的春天，殷玉珍流
产了。

孩子埋在沙梁下，她围着小坟栽下一圈杨
树苗，对还没见过世间绿色的孩子说：“娘对不
起你，娘一定把你身边这些树栽活⋯⋯”

爱与恨，笑与泪，生与死——梦想，与三北
人血脉相连。

采访中，脖子总搭着一条白毛巾的牛玉琴
带我们再次登上林丘。她脸上泛着微笑，可又
有一丝落寞，一闪而过。

如今治沙 11 万亩，已达到行政区划允许
范围的极限。无沙可治的牛玉琴，感到了英雄
无用武之地的失落。

这是一个逐梦人无梦可逐的痛苦和惆怅。
此刻，蓦然想起牛玉琴关于最大梦想的回

答——回到当年，一个人，站在沙漠上。
这个问题，我们也问过其他英雄。石光银毫不

犹豫地说——治沙；王有德的回答同样是治沙。
每个造林人，都是绿色梦的追逐者。一次

次伤痕累累，一次次浴火重生，即便功成名就
抵达终点，又都义无反顾地选择返回人生的起

点——重新出发。
不甘命运，奋力拼搏，坚韧不拔，永远向

上。他们的生命没有终点，只有起点。
——这，就是三北精神！这，就是三北人！

心灵绿洲

采访车向毛乌素沙地挺进。
窗外景色由绿到黄，最终只剩下棱角分明

的层层沙丘，从眼前直铺天际。包着各色头巾
的西北男女在打草方格，弯腰，伫立，推进。

此情此景，恍若岁月倒流。由今天上溯到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我们回到了三北工程的时
间起点。

一幅幅久违的画面再次闪回——
“干！”风沙深处，石光银众人酒碗相撞，誓

言在耳。“走！”王有德带领职工，铁锹掘进沙
土，挖出第一行树坑。“叮呤呤”铃声响起，牛玉
琴和张加旺抱起树苗，爬上沙丘。在自家门口
种下第一棵榆树，白春兰和丈夫相视而笑。

⋯⋯
沧海桑田，曾经的贫穷和绝望逐渐远去，

埋葬了亲人战友的土地已是草木葱茏。
——绵延万里的北中国辽阔疆土，经历着

由黄到绿的神奇转换。
三北治沙人，如一棵棵挺拔的大树，编织

起这无尽的绿。我们问：你像什么树？
石光银说，我像樟子松，百年死不了，治沙干

到老；牛玉琴说，我像新疆杨，不弯曲，向上长；白
春兰说，我像老榆树，生命强，树冠大，好乘凉；张
生英说，我像小叶杨，能固沙，不张扬；殷玉珍说，
我像香花槐，满树都开花，老远闻到香⋯⋯

三北人的生命之树各有不同的形态，又都
是一样的绿，一样的坚，一样的韧，一样的向
上，汇成心灵的绿洲。

三 北 工 程 35 年 ，是 生 态 恢 复 与 保 护 的
35年。

我们又想起了站在成片枯死林木之中的
邱建成。

他四处去讨说法。人家争辩：为了几棵树
就得把工业园关了？

邱建成百思不得其解：难道工业和种树就
势不两立？

一面是生态工程艰难建设，一面是工业化
狂飙突进。为工业文明的奇迹欢欣鼓舞的我
们，有时也不得不为青山不再、绿树难留而扼
腕叹息。

当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发生冲突时，该如
何看待？如何取舍？如何平衡？

太中银铁路挺进河套时，在盐池划了道圆
弧。有关方面增加上亿元投资，绕道十多公里，
只为保护张生英和职工种植的上万亩林地。

在这道漂亮的圆弧上，我们看到了文明和
进步，看到了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未来和希望。

三北工程 35 年，是人类重新认识自然的
35年。

在陕西神木，新一代造林人张应龙 10 年
种树 30万亩。如今，他有新的担忧。

林场里的海子，过去每年都飞来几百只野
鸭，欢叫戏水。自从发展育苗产业、大量使用除
草剂，这样的画面再也见不到了。

“站在岸上，耳边一片寂静，树林起来了，
鸟却少了。怎样做才更符合自然规律？该如何
与自然相处？”他不断自问。

于是，他尽量模拟自然生态系统，对沙漠
“九治一放”——九分绿化，一分保持原貌。

在库布其沙漠，内蒙古亿利集团“宜树则
树，宜草则草，宜灌则灌，宜荒则荒”，科学治沙
造林，尽可能使林区形成自我循环、自我修复
的生态系统。同时，以“公司＋农户”方式开发
沙产业，不仅实现植树造林的可持续发展，还
使大沙漠变成农牧民的“钱袋子”。

从毁林垦植到治沙种树，从惧怕沙漠到亲
近沙漠，从征服自然到尊重自然。数十年来，三
北人精神世界发生着深刻的变化，与自然的单
纯抗争，演化为和谐的对话与交融。

车下高坡，平野千里。
穿行在浓密绿荫中，我们感慨万千：是谁，

为这曾经荒蛮的土地重披绿装？是谁，使饱受
生态恶化之苦的三北人民重展笑颜？

35 年来，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坚强
领导下，勤劳智慧的三北人民创造了人间奇迹。

国家引导，群众参与，三北人民闯出了生
态建设的中国道路。

顽强生存，追逐梦想，三北人民彰显了无
愧时代的中国精神。

齐心协力，众志成城，三北人民凝聚了不
可战胜的中国力量。

1978 年-2050 年，三北工程恰与改革开放
全程同步；工程全面建成之际，也将是我国现
代化建设第三步战略目标基本实现之时。

民族复兴道路不会平坦，三北工程也进入
“啃硬骨头”关键阶段。建设美丽中国、发展生
态文明，难点在三北，希望在三北。

三北绿色梦，与中国梦同行！
车行原野，极目远眺。遍染绿色的沙丘与

依旧褐黄的沙丘交错而立，相互守望。
我们不禁遐想，在那人类感官不能触及的

时空里，黄丘与绿丘是否也会喁喁私语？
绿丘：人类的几十年，改变了我们的千

百年。
黄丘：我是你遥远的从前，你是我不久的

未来。
绿丘：人们终于找到了打开大自然宝库的

金钥匙——平衡与和谐。
黄丘：也许，找寻才刚刚开始⋯⋯
车行迅疾，语声渐远。那无尽的对话，消失

在莽莽丛林中。
夕 阳 下 ，古 长 城 遗 址 与 绿 色 林 莽 交 相

辉映。
突然，一群蓑羽鹤直冲云霄，在巍峨的烽

火台上空低回盘旋。随着头鹤一声长鸣，它们
飞向晚霞燃烧的天边，飞向生命新的起点，恰
如一个代代相传的古老寓言。

（据新华社北京 9月 25日电）

““ 三 北三 北 ””造 林 记造 林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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